
人文1010 2025年6月26日 星期四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胡颖 张超 校审 罗文宇 王志洪

舌尖上的
南瓜花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马珂

夏至：
道是无晴却有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

入夏，菜园中肆意蔓延的南瓜枝藤
上，一朵朵丰盈的南瓜花开得格外热烈。
金黄的色彩，不仅为绿意葱茏的自然环境
增添了耀眼的亮色，同时也是大自然馈赠
给我们的天然珍馐。

清炒南瓜花是最能保留其原始风味的
烹饪方式，将其去蕊洗净沥干水分，锅中油热

后放入蒜末爆香，再将南瓜花倒入锅中快速翻
炒。待花瓣快熟时加入盐和调料，一道清爽可口
的美味便可出锅，食之让人回味无穷。

南瓜花汤则是一道做法简单却味道鲜美的汤
品。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几片生姜。水开后
将南瓜花倒入锅中，用勺子轻轻推动，让花瓣充分
煮熟。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再淋上几滴香油，一
道清香柔滑的南瓜花汤即可出锅。南瓜花汤不仅
能消夏解暑、降温下火，还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
营养，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健康食品。

父母健在的年岁，工作和生活在长沙的我们，
每个周末都驾车去离家不远的山鹰潭度假区休
闲。因常到一处名为“花语小院”的农家乐歇脚，店
老板便把我一家认做“亲戚”。小两口称我父母为

“姨父姨母”。每回我们都会带些礼品送给他们，夫
妻俩也很是热情，招呼我们落座后就忙着上茶上瓜
子，言语里饱含亲切感。

农家乐的周围是一圈菜地。夏日里，生机勃勃的
南瓜藤上开满了黄灿灿的花朵。南瓜藤和南瓜花，都
是我们一家人喜爱的美食。饭前我们先从老板喂养的
土鸡中买下一只让其处理，然后自己去菜地采摘鲜嫩
的南瓜藤叶和花朵。细心地剥去藤叶上的丝蔓，去除
花朵里的花蕊，待老板为我们烹制的土鸡和其他菜品
上桌后，由我掌勺烹饪自采的南瓜藤叶和花朵。先把
剁成碎末的藤叶放少许油盐用清水煮熟，端上餐桌再
清炒一大盘南瓜花，一家人便围坐在餐桌旁大快朵
颐。那种亲切和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如昨。

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入夏，屋前屋后一蓬蓬
繁茂的南瓜藤叶上开满大朵大朵的南瓜花，引得蜂蝶
绕花飞舞。村里的小伙伴们拿着竹竿和麻线做成的
钓竿，在麻线一头绑上南瓜花，就一字儿蹲在田埂上，
手里一上一下掂着竹竿钓田鸡。晚餐前，我将杀好的
田鸡交给奶奶。奶奶去菜园摘回一点辣椒和紫苏，夏
日的餐桌上便多出一道下饭的美味。

奶奶是位巧手的老人，对南瓜花的烹饪颇有讲
究。凉拌南瓜花是她常做的清凉小吃。将花朵去蕊洗
净放入开水中焯烫一下，捞出后倒进冷水中过凉，让南瓜
花保持脆嫩的口感。过凉的南瓜花沥干水分放入一只大
瓷碗中，加入适量的辣椒蒜末以及盐和酱油搅拌均匀，口
感爽脆、带着微微辣味和酸甜口感的凉拌南瓜花就制作
完成。夏日里吃上一口，既能开胃又能去火，让人食欲
大增。

奶奶最拿手的是南瓜花煎饼。这是一道将南瓜花
与面粉完美结合的佳肴。南瓜花洗净切丝放入碗中，加
上面粉后打入一只鸡蛋加水搅拌，让南瓜花丝、面粉和鸡
蛋充分融合，形成浓稠的糊状。油热后用勺子将面糊舀
起放入锅中，摊成一个个薄饼小火慢煎，待一面煎黄再煎
一面，熟透后起锅装盘。煎好的南瓜花饼香脆软糯，吃
上一块满口留香，给我的童年生活留下无尽乐趣。

去年初，我在长沙市郊的一处农场租下几块菜地，
利用业余时间种植蔬菜，节假日过起陶渊明似的农耕
生活。今年春季，我和上高中的女儿除在地里栽种
多种时令蔬菜外，还在地边种了不少的南瓜。时
下正是藤蔓尽开南瓜花的时节。女儿放学回家
的周末，我就带她驾车去菜地采摘鲜嫩的南瓜
花朵。

南瓜花酿肉是女儿的最爱。回到家里，
我们就一起动手制作周末美食。将洗净去
蕊的南瓜花瓣轻轻展开，使其形成碗状。
再将腌制好的肉馅小心地填入南瓜花中，
并让花瓣轻轻合拢包住肉馅。锅中油热
后，将南瓜花肉包轻轻放入小火煎炸，至
两面金黄后装入盘中。然后放入蒸锅蒸十
至十五分钟，让肉馅熟透。

出锅后的南瓜花酿肉既有南瓜花的清
香，又有肉馅的鲜美，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
味佳肴。

南瓜花的吃法虽种类繁多，却始终离
不开一个“鲜”字。许多人吃的不仅是它
的味道，更是一种田园情怀。当人们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吃到这带着泥
土气息的花朵时，仿佛瞬间回到了
乡间，看到了爬满青藤的篱笆，听
到了蝉鸣蛙叫，闻到了泥土和草木
的芬芳。

南瓜花，这看似平凡的花朵，不
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更给我们的生

活增添了一份诗意和情趣。

夏至是夏天第四个节气，“夏”是盛夏，
“至”是极致，天会越来越热并达到“三伏
天”“桑拿天”指数的峰值。“夏九”跟冬天的
81天“数九”相呼应，“一九二九”不太热，

“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浑
身汗湿透；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没有
最热，只有更热。

夏至，早水稻扬花，5至7天之间，从
上午9点到下午2点，每株单穗依次完成
两到三百朵开花的使命。水稻花十分微
小，外稃跟叶子同绿，花药白色，低调得
不像花的样子。每朵稻花开 1个小时，
抓住时机全部开放方成为厚重的“谷吊
子”（谷穗的别称），反之则成轻飘的秕
谷。苞谷顶端的天花像倒立的绒毛扫
帚，中间旁侧的棒子挂出瀑布般的粉嫩
花丝，蝉开始唱“胡子挂起”，上午9至11
点，下午1点到3点，风过时天花相互触
碰，簌簌抖落淡黄花粉，花丝飘动柔顺的
裙裾欢快承接。

稻花和苞谷花都分男女。一边拔节，
一边授粉，一会儿需要阳光，一会儿少不得
雨水。夏至破译了稻谷和苞谷古老神秘的
心灵密码，派出太阳雨和霓虹助阵，风、自
身和人都在关键节点牵线做媒。前一秒风
和日丽，下一秒乌云聚集，在田埂两边摇穗
授粉的两个人，一个迷蒙在晶莹雨帘与梦
幻彩虹里，另一个惊讶在反差与矛盾的美
感中。“大雨隔田坎”“道是无晴却有晴”，太
阳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穿红衣的女子在
田埂上跳芭蕾一样跑过去送斗笠，天却完
全晴了，空气中充盈着泥土、青苗的清新气
息，似乎连人的眼睛都洗得干干净净。

夏至，北回归线呼唤着太阳一路向北，
离我们最高也最远。正午的北回归线，“立
竿无影”，如果恰好你站在那儿，会不会想
到影子陡然离你而去的原因，是替你向家
的方向逃逸？“夏至至长”，旅行的太阳感应
宇宙的指引，直射地面的位置逐渐一线线
向南归来，白天由此一线线变短。那些旅
行的故人和梦想，有没有捕捉到故乡的讯
息，在零度的北回归线决然回返。家乡啊
家乡，无论相见或不见，总在一线线靠近。
北回归线，一道圆弧，出发、回归、循环，终
点与忧伤。

“背时娃娃，死哪儿去了？”太阳雨的小
河边，一堆堆灰蓝黑分不清颜色的细娃
儿衣裳旁，母亲的怒吼像炸雷追踪，老汉
的细竹条子像冰雹静候——癞克宝（蟾
蜍）躲端午，躲一会儿是一会儿，黑鳅鱼
样的细娃儿不敢上岸，面对面接受大人
的“亲切交流”。“短命鬼”“收账的”，小时
候，父母发起狠来，像吐枇杷籽儿一样丢
给我们难听的称呼。取大名小名都很
随意，飞的跑的田里长的都可以，麻雀
子、狗娃子、木娃子、水娃子、香女子。与
大自然分不清你我的孩子们，并不是独
立的自己，而是儿孙、兄弟姐妹的群像。
长辈总不会错，他们在顺从中对抗，
林子一个人钻过，把苞谷胡子编
成麻花辫，偷偷下河里呛过
水后学会“狗刨式”凫澡，爬
桐子树脑瓜摔出血口子悄悄
抓一把灶膛草木灰遮住，吃马桑

泡中毒被灌猪粪水催吐。
这些叛逆和偷乐都不要让爹妈知

道，他们会真打和真骂。可是挨打受骂
还受伤的娃子们皮实、健忘、快乐、自立、
知恩，在险象环生中悄悄长大。童年的
河弯曲而狭小，他们像小蝌蚪，游过水草
的密室，以为自断尾巴上岸便可腾空跳
跃，最终却回归稻田，为庆丰年合奏蛙声
一片。

夜里，呦呦鹿鸣仿佛就在窗外。爸爸
翻出油渣子样的老书照本宣科，“鹿角解，
蝉始鸣，半夏生”。描绘夏至到林间，不但能
捡到菌子，要是运气好到家了，就能得到挂
在树枝上的鹿角呢，泡酒是神仙来了也不
肯上交的好药。妈粗着嗓门说，哪个不听
话一个人钻林子，非把屁股打开花走不得
路。那是多么有诱惑力的山林，橘红的枞
树菌、锈绿的绿豆菌、金黄的刷把菌、灰色的
喇叭菌；那该是何等的好运气，可惜了没有
角的鹿会怎么样呢？爸爸并没有解释，在
下一个夜里接着讲红毛野人吃小孩的故
事。妈妈总是固执地限制与阻止，不准光
肚皮睡在露天坝，流大汗后不能喝凉水。
父严母不静，莫名的兴奋和压抑，夏至的夜，
特别的夜。

直到长大离开家，皮糙肉厚的娃子们
并没有等到妈妈“心肝宝贝我爱你”这些
话，变得大大咧咧。也许，在他们不会说
话、不能记事的时候，妈妈说过，还唱过自
创的摇篮歌呢。生活如此沉重，娃娃本是
负担和赠品，疼爱远远淡于责任，那些蜜
一样的话，那时的爸妈，没有时间和条件
说出口。

带着童年的缺陷，他们有了自己的
孩子，获得对的机会、开口讲道理的能力，
也惧怕起曾经撒野的山林、河流、道路。菌
子长出来的时候，林子里的霸主是毒蛇、恶
蜂、棕熊、野猪、蚂蟥；挥汗如雨的时候，山溪
水易涨易落，前一秒温柔宁静，下一秒浊浪
滔天，它们带走的人再也回不了家；山路、平
路、大路，每一条路上都承载过跌伤的生
命。所以啊，父母还有一个名字叫害怕，认
为自己不打不骂，生活会奉上加倍的鞭打；

“睁眼瞎”的他们不打不骂，捧不出知书达理
的娃娃。虽然存在误解与隔阂，时光自然
会慢慢解答。

夏至又至。夏至的夜，八十岁的老母
轻声责怪六十岁的孩子，小时候的黄荆条
子隔着单衣还是能打得出血，你傻呀不躲
也不哭。孩子静静回答，“家鸡打得团团
转”，父打子不羞，你现在看我错了，我
还要给你找条子递到手上呢。有父
母有家，挨点打，算什么啊。


